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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国青创会上，文学创作与读者的
关系成为不少作家热议的话题。北京代表团
的几位青年作家结合创作实际，畅谈了各自
的看法。

崔曼莉的《浮沉》《琉璃时代》等长篇小
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她的文学理
念中，读者是超越时代、超越不同文化的，“他
很遥远又很亲切，很模糊又很清晰，他应该是
我的一个知己，通过我的作品，我们产生了心
灵的共鸣”。以前她认为，文学作品有它自己
的命运，有些会在当代引起人们的共鸣，有些
会在未来触动人们的心灵。读者的多少并不
直接对应作品的质量，作家不应该去考虑这
个问题，更不应该被读者的多少这个问题所
困扰。后来，通过一些读者的反馈，她渐渐意
识到，怎样精确深刻地提炼时代特质，扩大读
者对时代的认知，引发他们对当下和人生的
思索，才是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读者负有的一
种文学责任。“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
型期，在这样的转型期，恰恰需要文学作品去
总结提炼，提供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样板，引发
人们的思考，来对我们今天的个人生活和整
个社会模式加以探索和修订。”崔曼莉说。

“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一
部好小说时，我觉得作家大约是除了上帝之

外惟一的人类旁观者，他们以独特的观察、丰
富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文学
作品。”崔曼莉表示，希望在此次青创会上能
与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作家多交流、多沟
通，借此深入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人性亘古
不变的定律里产生的具体的新变化，由此尽
量减少自身的局限性，增加包容性与理解力，
创作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作品。

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很珍惜参加这次青创
会的宝贵机会。对他而言，走上文学创作这条
路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1998 年，他开始
接触网络文学，2004年开始个人创作，到现在
已先后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

唐家三少很注重读者对作品的感受。他
谈到，早期的网络文学是经常被诟病的，因为
网络文学的准入门槛很低，只要有电脑、能上
网，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作品的发布，作品质
量难免会参差不齐，这也导致了一些恶评的
出现。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它对文学性

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唐家三少认为，文学和
市场是能够结合的，网络文学现在也拥有了
与市场结合的独特模式。他介绍说，自己在创
作一部网络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会将它在
网络上发布，可以先后采取免费和付费阅读
的不同模式。同时可以与无线运营商合作，通
过其平台推广自己的作品。除电子版权和无
线版权外，亦可将作品进行实体书出版，或进
行影视剧、游戏、漫画等不同形式的改编。还
可以通过杂志连载、微博宣传、微信平台推荐
等多种方式吸引读者，扩大作品的影响力。

“当我的作品在原创文学网站上发表的时候，
我的读者第一时间就会看到，同时给予评论，
他们的鼓励成为我最大的创作动力。”唐家三
少说。

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霍艳目前正在北京
师范大学读博士。在 2007 年的全国青创会
上，她是年龄最小的代表。“知道这次青创
会上终于不是年龄最小的代表时，我松了一

口气。”霍艳说，“我14岁出书，21岁时就出版
了8部作品，因此时常会用数字来丈量写作的
道路。‘80后’这个概念的提出，让写作跟年龄
画上了等号，因此我们不断刷新着出书年龄
的纪录。”

这两年，霍艳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这一路
的创作经历。她注意到，“80后”这一代人创作
开始时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的情
绪无限放大，把“自我”当作个性的标签贴在
文字里，却忽略了对身边人的关注。作品里并
没有很惊心动魄的情节，有的往往只是一些
生活的碎片，同时伴随着孤独、自卑、怀疑等
浓郁情绪的弥漫。“我们缺乏交流，多相信自
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多是在网络虚拟空
间所养成的，我们戴着面具发言，却不切身
接触现实社会，对很多事情先入为主，形成
偏见，这在作品里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偏
激，妄下黑白分明的判断。”谈及此次青创
会对自己的意义，霍艳表示，它为自己提供
了一个与人交流的平台，不仅是写作技艺上
的切磋，更重要的是，作家们需要交流，需要
自我提升，“通过这次青创会，我愿意重新上
路，去珍惜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将努力挣脱
出‘自我’的世界，躲在平凡人的身后，去参透
他们的悲喜”。

曾经，青年作家的创作给人留下的印象
似乎总是与“私人经验”紧密相关，如何将自
我经验与宏阔的社会现实、深远的历史文化
对接一直是青年作家们的一个重要课题。近
年来，一批青年作家的历史书写、文化追寻及
现实报告呈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光华。青创会
上，许多青年作家都谈及了他们对于现实生
活与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与其相关的创作
实践，展现出青年创作的多元风貌，青年创作
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

来自黑龙江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是一
位蒙古族作家，他一直从事动物小说创作，其
作品大都取材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生活。
他强调说，自己的创作焦点并不仅仅在于讲
述动物故事而更多的是想传达对游牧文明的
挽留与关注，他说：“人们很多时候都把我的
创作归类为动物小说、儿童小说，其实我的创
作目的不在于此，我仅仅是将动物故事作为
一种载体，我想通过动物呈现出它周围的自
然与人文环境，展现游牧民族正在逐渐消失
的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负载于其生
活方式之上的，我试图通过对这种生活方式
的呈现给城市人描摹出草原上正在消逝的游
牧文化，唤起现代人对这种文化的关注。”

来自河南的南飞雁，他的小说涉及官场、
职场，情节多取材于身边的现实生活，他对现
实生活则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我的

经历比较简单，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生
活无处不在，它充满了多义性与丰富性，它是
如此庞大，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管窥到生活的一个方面。不仅如此，
生活的强大更是个人意志不可左右的。上学
的时候，我曾经也有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想
法，但是现在我知道，生活是无力改变的。因
此我们应该敬畏生活，尊重生活。我的创作也
是从这个基点出发，试图展现给人们现实生
活中的一种普遍经验，如果读者看到我的小
说，觉得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或
者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对
生活普遍性的文学性还原实质上是对生活本
质的一种探究。”

裴指海是来自南京的青年军旅作家，他
的创作深入到战争、历史之中，更多地触及宏
大叙事。关于历史与现实，他谈到：“在面对历
史与现实，在表达真实生活、真实人性方面我
们更自觉。军人天然地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
的生存负责，‘宏大的意识’已经融入军人的
血液之中。优秀的军旅作家敢于正视历史与

现实，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有表达
的勇气。”裴志海的小说《往生》以南京大屠杀
为题材，出版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在谈及战争
时他说：“无论是哪个时代、何种性质的军队，
军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遭遇和人性的拷问，他
们的情感息息相通。军旅作家更了解他要书
写的战争中的人，更理解战争与战场。他对战
争的体验虽然来自纸上的记忆，但这些记忆
对他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不是在阅读战
争，而是在阅读中经历战争。这种阅读体验，
没有军旅经历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军人对军
人的感情，外人也无法把握。军旅作家由此深
入战争，他的写作就是向人们报信，让大家知
道战争到底是何物，战争中的人到底是怎么
回事。”而创作势头正劲的青年军旅作家朱旻
鸢则认为，军事文学应该呈现日常生活的真
实状态，他说：“军事文学应该关注当下，关注
军人的日常生活，贴近基层，从日常生活当中
体验和发现时代的变革，提升出哲理思考。要
在文学中留住这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的真实状
态，这是文学的重要功能。这种对生活现实的

真实展现在我的创作中渐渐成为了一种自觉
意识。”

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行业的作家
的创作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作家的创
作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私人经验的体验与传
递，也不仅仅局限于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的范
畴，而是辐射到了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等各个
领域之中。然而，青年作家要进一步提高创作
质量，生产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还需要有
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更为深厚的文化素养，
以及更为丰富的人生经验，而青年作家创作
的瓶颈也正在于此。正如朱旻鸢所说：“青年
作家的创作困境来自于自我人生经验的匮
乏，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相对肤浅，视野比较
狭窄。”因此，从阅读中汲取文化营养，在生活
中历练自我，成为许多青年作家的自觉意识。
黑鹤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我一直都注重阅
读，我的阅读量也很大，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
中开阔视野吸收营养。”南飞雁的写作精练、
朴实，他认为自己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多来
自于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学的借鉴，他说：

“我喜欢读《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世情小
说，而现代作家中，我更喜欢老舍与钱锺书等
作家的作品。”裴指海说：“我接触了很多西方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并从中借鉴
了很多的艺术手法，但是我所借鉴的只是技
巧，我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现实。”

在这场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相聚的
盛会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火花的碰撞，
更看到了他们对彼此才华的尊重、珍惜、鼓
励。用湖南作家郑小驴的话说，他们是文学
领域的知音，也是文学战壕的“战友”。

作为一位文学编辑和批评家，李云雷
近年来持续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动向，对
他们的作品及时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
释。他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
新的格局，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作家
有必要也有可能讲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

“中国故事”。青年作家身处这个重要的历
史时期，也处在个人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有
着远大的抱负和追求，如果他们有这样的
愿望与能力，必定可以讲述出新的中国故
事。李云雷进一步阐述，目前困扰青年作家
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他们的视野、格局
较小；二是他们普遍受前辈作家美学上的
影响过于强烈。青年作家要想讲述一个既
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故事”，
就必须要不断提高自己创造中国新文化的
自觉意识，不仅要有历史感、世界视野，更
要有一颗真正表达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
精神的“中国心”。

1980 年出生的杨庆祥现已是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不仅出版多部个人
评论集，还有诗集问世。他认为，目前文学
界过分强调“青年批评家”的概念，实际上，
文学批评与文学发展一样，都有一个绵延
不断的进化过程，不能把某一时间的批评
事件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对于文学批评来
说，不管是青年批评家还是更年长的批评
家，都应该坚持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比如
对美的追求、对思想性的追求等。他还谈
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
能够爱惜彼此、理解对方，能在精神层面相
互促进，达到心灵相通。然而目前的现状
是，大部分年轻作家叙事能力强，技巧、手
法也相对成熟，但他们普遍思想力偏弱，对
社会、对历史的观察不够，在这种情况下，

文学发展非常需要批评话语的介入，青年批评家应该勇敢
地担负起这一责任，在理论、思想等方面起到引导的作用。

来自解放军代表团的傅逸尘说，与新时期和上世纪90
年代的军旅文学相比，新世纪军旅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更多地融入了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等元素，目前，“70后”军
旅作家正以集体的姿态崛起。在对军旅文学的长期研究与
批评实践中，傅逸尘发现，军旅文学同样关注人性、生命和
广义存在，由于书写的对象不同，军旅文学更能体现日常状
态下军人的特殊心理与困惑。他还强调，文学批评应该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批评家不能固步自封，将自己困在狭小
的象牙塔中。青年批评家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正
在发生、正在进行的文学事件，尤其应该关注同代人的创作
动向。

作为“80后”新锐批评家之一，刘涛近年来广泛关注青
年作家的写作动向，多次参与文学期刊、媒体组织的针对青
年作家的批评活动。事实上，刘涛的理论背景也十分深厚，
他对思想史、西方美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都
颇有研究。这些理论学习不仅极大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更
使他开阔了视野，也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刘涛认
为，当下的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与
前辈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来说，了解历
史、了解时代非常重要，只有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
素养，才有可能突破个人化写作的瓶颈，真正地读懂历史、
看清现在。他还特别强调，青年作家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
要与同代作家一起成长，互相砥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不同于以上几位青年批评家，出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
是一个地地道道、专心致志的小说家。他坦承，自从2006年
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自己一直是走“期刊”路线的，也正
是因此，与大多数“80 后”相比，郑小驴很少受到大众和媒
体的关注，他的写作似乎一直只是在小圈子内被认可，而这
也正是目前严肃文学处境尴尬的表现。不过，郑小驴并不因
此感到沮丧，对他来说，文学写作是自己内心表达的需要，
而非出于任何的功利目的。当问及如何回应评论界对“80
后”个人化写作的质疑时，郑小驴表示，这恰恰是评论界对
他们这个群体的片面理解和误读。出生于湖南农村的郑小
驴自认为在小说中表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只不过这种表达
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个体经验传达出来的。对他
个人来说，生命中最大的困惑来自城乡文明的碰撞对他产
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转换、精神困惑——这些一
直都是他的小说所着力描写的。同时，郑小驴还认为，目前
一些青年批评家长期对自己及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追踪阅
读、深入阐释，他们与自己的成长环境、生存环境相同，面对
的困惑也一致，因此常常一语中的地说出了作者心中的话，
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不仅能够相
互促进提高，更会收获一份珍贵的“战友”般的情谊。

对于青年作家们来说，青
创会是一个欢聚的盛会，同时
也是一次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年轻的作家同行们相聚在一
起，彼此就关心的问题交流探
讨，求教于同行，听听大家的看
法，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
灵感，对于自己的写作不无裨
益。大会的会议议程中专门设
置有分组讨论的内容，作家们
可以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
的观点，同时也会利用会议的
间隙，聚在一起，切磋写作技
艺，交流艺术心得。

鲁敏、谢有顺、王十月、戴
来这些作家、评论家都已不是
第一次参加青创会。与之前相
比，这次参加青创会他们有一
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些
曾经的文学新人早已成为文坛
的“老将”，还有一些作家已经
超过年龄而不再参加青创会，
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新鲜的面
孔，越来越多的新人正不断地
加入到文学的队伍中来，使文
学的队伍充实壮大。他们这次
参会也很想听一听这些文学新
人的看法，期望从中收获更新鲜的观点
和认识。

青年作家凭借他们的创作已经成
长为一股文学的新力量，逐渐站在了文
学大舞台的中央。在收获关注的同时，
责任感与使命感，也自然地落在他们肩
上。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使命和责任，
正逐渐走出个人经验书写的小圈子，开
始同这个世界和时代对话，开始一种有
担当、有坚守、有建设的写作。

谢有顺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参加青
创会，那时的作家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和感受，相比之下，这次会议的作家构
成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作家们的成长路
径也各自不同，除了文学期刊杂志外，
网络、自由撰稿也是很多年轻作家创作
的园地。这种作家构成上的丰富性，使
得作家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不同
的人群、不同的感受，把中国当代那些
最难忘的瞬间记录下来，把时代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记录下来。

对于青年作家如何突破自己的局
限，拓宽写作的格局，不断地成长进步，
谢有顺认为，首先作家们要建立起自己
的一个根据地，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感
情的根据地扎根下去，持久地写下去。
现在的文化环境喧嚣而热闹，年轻作家
要不屈从于潮流，有足够的定力和毅
力。其次青年作家要不断地学习。现在
很多年轻作家的学习和阅读更多是来
自网络和影视，是一种轻浅的阅读，而
写作要走得远，飞得高，就要尽快地从
中国的传统文学和西方的写作资源中
汲取营养，联通同文学传统的血脉。第
三，年轻作家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
里，应该多一些雄心，拓宽自己的精神
视野，把个人与社会、小经验与大时代

连接起来，从事一种有胸襟、有
胸怀、有志向的写作。

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王
十月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
青年作家应该读万卷书，增强
自己的阅读，同时行万里路，增
加自己的阅历，还要持续不断
地有针对性地学习。如何处理
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也是青年
作家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文
学并不排斥小情小调，但是个
人经验的书写，不应该只是自
我情感的抒发，应该是去描写
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并且经
由小我的渠道，走向每个人的
内心，走向一个更广阔更深邃
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
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面向大众
面向社会的情怀。

他同时谈到，青年作家一
方面要走出去，使自己的作品
具有世界眼光，有更宏大的格
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
而牺牲汉语言自身的美感和尊
严，丢掉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粹。
我们的思考是世界性的，但我
们所凭借的载体和工具还应该

是中国的。
马金莲是宁夏西海固地区惟一的

一名青年作家代表，她为能参加这个青
年作家的盛会而深感荣幸。她想借这个
机会跟更多的年轻作家深入交流，为自
己的写作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写作源
于生活，基层生活为马金莲的写作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西海固传
统农业氛围比较浓，她很多时间都跟西
海固最基层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对他
们的情感世界感同身受。她很多作品中
的人物都能找到原型，她用文学去描写
他们，不仅仅是表现苦难，而且要挖掘
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乐观向上的善良的
人性，以及顽强、坚韧、不屈的品格。她
觉得自己的写作就是要坚持西海固文
学中的一些美好的传统，去表现高贵洁
净的人性。

同时马金莲也在试着拓宽写作的
路子，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把一些
新的元素融合进去。她这次参加青创
会，希望能听听一些网络作家的想法，
能学习一些他们的经验，并尝试进行网
络写作。

戴来说，厚重的写作跟生活的厚
度、个人的视野有关系，只是写自己的
事情难免会同质化，会有写完的时候，
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圈子，才能发现更多
可以言说和书写的内容。黄孝阳说，每
个时代都是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造就了
作家，作家也应该用创作去回报这个时
代，去记录这个时代的独特经验。在很
多青年作家看来，个人与时代、小我与
大我，这是作家们不容回避的问题，只
有走出小我，用自己的作品同世界和时
代对话，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抵达
更广阔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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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反馈是一份鼓励
□本报记者 王 觅

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
□本报记者 王 昉

这几天的京西宾馆似乎与以往并没有太多分别，
安静，肃穆，井然有序。但从中走过，人们总能看到一张
张青春洋溢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神采飞扬，三五成
群聚在一起，谈东说西，文学、生活、风格、艺术等词语
不断被提及。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为了共
同的梦想和追求聚在一起——这是一次青春的盛会，
这是一次文学的盛会。

9月24日上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开幕，现场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笑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在会
上的讲话让代表们倍感亲切，许多个性化的表述让大家
深有感触。他说，“在浮躁中求得淡定，是本事，也是美
德。要把心放在安静处，不为噪音所扰，心无旁骛地伏案
书写。写文章如作工笔画，需要一笔不苟，细心描绘。”王
蒙、玛拉沁夫、王安忆在向青年作家寄语时也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中潜心阅读，专注写
作，对文学心存敬畏，对艺术孜孜追求，才能讲述好中国
故事，写出与这个大时代相称的大作品。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信息充溢在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功利。在这样
的情形下，淡定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难得。淡定是青年作
家必须具备的本事，甚至更是一种美德。许多青年作家
在采访中都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成长
经历和教育背景，但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潜心阅读，静
心写作，确是每一个青年作家的必修课。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朱山坡曾在一座小城生活
过很多年，远离喧嚣的生活状态让他体会到“淡定”对
文学创作的益处。他说，我以前跟文坛似乎隔得很远，
听不到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所以看什么都是美好的，
就那样安心读书、写作。周围好多同龄作家都踏踏实实
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读书笔记，写自己的作品。我就
这么写了十多年，这些年来，我基本只看作品，不关心
谁又出了名、谁又拿了奖。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
里，标杆是什么。因为心态单纯，所以格外宁静，能抵挡

住各种诱惑，朱山坡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始终向着
心中那个明晰的方向在前进。

从事小说创作的和晓梅是一名来自云南的纳西族
作家，嗓音温柔，却透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劲儿。很多年
来，她一直专注于书写少数民族的故事，并坚信少数民
族文学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新的基因与血液。她
说，无论文学是“热”还是“冷”，是寂寞还是热闹，我都
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虽然人数不
多，很多人甚至生活在偏远地区，但这个群体也有自己
的写作梦想，也有自己的写作雄心。他们可能在不经意
间触及到世界性的话题。比如，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
品会触及人类童年的天真、人类文明的裂变、民族的融
合和分解，甚至写到人类野蛮的力量和原始的温柔。这
些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容易产生文化碰撞。
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需要“走出去”的机会，需要抒写他
们自己的故事。

青创会是青年作家的盛会，而生活在上海的甫跃
辉却有点“不合时宜”地说起“晚年的衰颓”，当然他的
本意是希望同辈的作家明白——青春无多。青年一代
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成长，因此需沉得住气，静得下
心，因为已经没有多少青春能够挥霍。他说，再过一
年，我就 30岁了，这个年龄的萧红就要死了；再过
13年，我就 42岁了，这个年龄的托尔斯泰都已经出
版了《战争与和平》。“再看看我们自己，现在还被人
称作青年作家，因为青年，才算得上作家。因为我们
这代人的很多作品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所谓的青春，
似乎不大能说得过去。我们这一代人，曾被认为是在写

作上早熟的一代，但我现在感觉，我们其实是特别晚熟
的一代，因为我们在人生上晚熟。我们太耽溺于青春
的泥淖，没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鲁迅先生说，真的
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们也要敢于直面飞逝的流年，敢于正视并不算遥远
的晚年的衰颓”。

来自上海的蔡骏一直专注于类型文学写作，他的
悬疑小说拥有众多读者。这些年他遭遇过无数质疑和
误解，因为许多人觉得类型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成
不了什么大气候。可他就是这么坚持着写下来，好像那
些偏见统统不存在。他说，今年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叫
做“让悬疑回到殿堂”。大家习惯割裂开来看待纯文学
和类型文学，这是源于对类型文学的不了解。其实，二
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最终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许
多优秀的类型文学作品早已达到了纯文学的高度。回
到艺术本身来说，不管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在艺术
层面、精神层面都追求和谐统一。写作本身固然不需要
过多考虑读者，但也不能过分自我，孤芳自赏。这个时
代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因此，我们是幸运
的，有更多写出好作品的可能。

无论时代生活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始终未曾改
变，它像一束光，照亮了人类前行路上的黑暗，驱散
了人们心中的寒冷。文学这点宝贵的温暖，吸引着一
代代青年作家向着光明而来。他们明白生活的艰辛，
也懂得创作的压力，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的种种艰难，
但好在，他们都相信，文学可以使人心静，文学亦需
要这份心静。

淡定是一种本事和美德
□本报记者 李晓晨


